
「抱歉，親愛的奎瑟，你難得休假，我們卻不能與你共度這段美好的假期。」打扮精緻的婦人輕輕

地擁抱年輕男子，對方虛抱一會兒後，雙方鬆開了手面對面，兩人都有一雙罕見且漂亮的藍紫色

雙眸。 

「媽媽，沒關係，沒想到信件沒有寄到你們這裡，當然也不知道我要休假的事情。」那雙眼睛流露

出了一絲溫情：「祝你們與茉莉嬸嬸要玩得愉快。」 

「當然，你也要好好休息。」 

簡單的道別後，奎瑟目送自己的父母與幾對中年夫婦進入出境檢查的那扇門，他們要去其他國家

玩半個月，他們難得出遠門，奎瑟當然是不願意掃他們的興致。 

至於信件未送達的問題，他回去後會找送信的同仁好好的的「請教」一下。 

 

奎瑟這次一口氣請了五天的休假，剩下的時間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度過。 

「不然去一趟首都好了，也好久沒回去……」 

奎瑟連思索都沒有，轉身就跑去櫃檯辦理機票。 

過沒多久，他也搭上了到首都的國內航班，在這難得的好天氣之下，奎瑟似乎看到了映照在大雪

山緣的美麗光輝，襯托出了雪山的聖潔與凜然。 

 

當奎瑟離開首都的機場時，已經是傍晚時分，夕陽的豔紅映照在每個匆忙的人的臉上。 

他先去奧爾本旅店辦理入住，被派到首都執行任務時，首選住宿處就是這裡，雖然是個普通的老

旅店，但勝在經濟實惠以及客房舒適乾淨，重點是旅館老闆夫妻皆是虔誠的聖母信徒。 

「斐爾勒先生，今天只有你一人？」 

「是的，奧爾本夫人。」奎瑟將住宿金遞給櫃台後的老闆娘，但老闆娘似乎沒有想要把房卡交給奎

瑟的意思。 

奧爾本夫人瞇起眼，燦爛的笑容堆疊出層層皺紋：「我孫女剛好去畢業旅行了，真可惜。」 

「是嗎？」並不想延續這個話題，奎瑟無動於衷的表情讓老闆娘索然無味：「拿去吧，212號房，真

是不解風情的小子。」 



奎瑟道謝，直接忽略了對方的評價。 

他走在熟悉的木階梯上，「喀吱、喀吱」的聲響讓人感覺到階梯的時光已經老去，或許隨時都會破

損崩塌；奎瑟並不介意，反正如果踩壞了也是讓老闆他們知道該修理了。 

慶幸的是，壞掉的狀況並沒有發生。 

木門看起來有重新粉刷，奎瑟將卡片放在感應處，門在嗶聲後開啟，清新的味道撲面而來，淺綠

色的壁紙與白色的床鋪讓他感到舒適。 

他將包包丟到穿鞋椅上，隨即躺倒在床鋪上，思索著自己明天開始的首都回憶之旅。 

「肚子……有點餓……」 

他閉起眼睛，手按在肚子上，意識慢慢的下沈，最後進入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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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奎瑟吃飽後便離開旅店，早晨由奧爾本先生值班，早餐的主廚也是這位先生，據說當時

奧爾本夫人就是看上奧爾本先生這一身廚藝才同意結婚。 

假如自己沒有進入樞秘院、沒有成為執行官，或許也會跟奧爾本先生一樣成為某個女人的附屬品

，庸庸碌碌的度過自己的一生。 

奎瑟臉色沉下，他想起不愉快的記憶。 

成為執行官的動機、與成為執行官後的目標，都是源自於某一個人…… 

「啊！球球！！」 

一顆皮球滾到了奎瑟的腳邊，奎瑟彎下腰撿起，拍了拍沾滿灰塵的皮球。 

皮球的主人跑了過來，他們慌慌張張的看著奎瑟，然後有個膽大的小女孩站出來： 

「謝謝大哥哥幫我們撿球！」小女孩的嗓門很響亮，惹得周遭的路人都看了過來。 

「不用道謝。」奎瑟平淡的回應著，把球遞給的小女孩，看孩子們開心的模樣，他忍不住說了一句：

「你們玩得時候小心點。」 



「好的唷！」這句也是小女孩回應，孩子們朝著奎瑟揮揮手便跑回遊戲廣場。 

奎瑟站在原地看了一會兒，突然想起自己年幼時也常常來這裡玩，那時候他還有很多「朋友」，即

使自己不擅長與人交談，只要一起玩耍就能很快的變成朋友。 

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從奎瑟下定決心一定要抓到那個人的時候開始。 

 

為了變得更強，他把時間花在鍛鍊身體、學習格鬥術、熟練熱武器的射擊，他的起步太晚，他必須

更加努力才能達到跟從小訓練的人一樣的水平。奎瑟拒絕了朋友的邀約、疏遠了朋友圈。 

「說起來，現在教室還在嗎？」奎瑟喃喃著離開廣場。 

格鬥教室距離廣場並不遠，一百多公尺的距離，很快就可以抵達，它座落在普通的住商大樓內，

破舊的招牌從未能在夜晚上散發出光亮。 

教室破歸破，開設教室的唯一格鬥老師——瓊安老師確實很強，根本跟怪物一樣，唯一的缺點就

是愛喝酒，碰到老師喝醉還來上課的時候，那真的是非常令人難以忘懷的恐怖。 

陷入回憶中的奎瑟，已經到達大樓樓下，教室招牌仍然掛在三樓牆上，並沒有做任何更換仍然是

陳舊的模樣，而這景象奇異的讓奎瑟感到安心。 

「你是⋯⋯斐爾勒？」 

奎瑟回頭，看見的是穿著大學服外套的男性，有點微胖的臉頰與亂糟糟的棕色捲髮，似乎與記憶

中的某人重合。 

「貝里諾？」奎瑟不是很確定的回應。 

對方點點頭，這讓奎瑟鬆了口氣。對方確實是年少時期一起玩的小夥伴，歲月的痕跡真的很可怕

，帥氣的男孩已經變成壯碩的青年。 

貝里諾率先開口：「好久不見，你⋯⋯過得好嗎？」 

「嗯，很不錯。」 

「呃⋯⋯聽說你們家搬家到大雪山山腳下，那裡很⋯⋯純樸吧？」 



奎瑟感覺對方的努力搭話，他點點頭：「嗯，是比首都無聊的地方。」 

直率地回答讓貝里諾笑了，貝里諾下一句話不再需要反覆咀嚼在吐出：「是嗎？適應得如何？伯

父伯母還好嗎？」 

「他們最近與朋友出國玩。」奎瑟頓了一下：「我現在在樞秘院任職，所以都住在樞秘院宿舍內。」 

這句話讓貝里諾的笑容僵了一下，隨即露出了驚訝的表情：「樞秘院？！哦天啊！」在貝施科涅茨

能成為樞秘院一員，普遍被大家認為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當時你才那麼努力⋯⋯啊、咦，所以，你是應徵了要爬雪山的那個職位嗎？」 

「嗯。」當初爬雪山的成績普普通通，奎瑟察覺到貝里諾的興奮，不好意思講自己其實沒有多厲

害。 

「不可思議。」貝里諾的表情有點呆滯，他沒有想到當初瘦弱纖細的男孩子，最後能夠成為他們曾

經夢想過、那個神聖地方的一員，胸口燃起了一種除了敬佩以外的感情，有點像是與有榮焉？ 

即使後來他們的相處時刻趨近於零，找不出任何少年時光相處的回憶。 

——想到這裡，貝里諾感到一絲羞赧。 

「總、總之，你過得很好就好！我已經從首都的國立大學畢業，最近已經應徵到旅行社做副導遊⋯⋯

」 

奎瑟安靜的聆聽著貝里諾說的每字每句，他沒有打斷對方，直到貝里諾發現自己嘴巴有點乾的時

候，才發現自己好像讓奎瑟站了太久。 

「那個、要不要去轉角的咖啡廳？那裏有很好吃的炸麵餅。」 

奎瑟點點頭：「好。」 

看到老友答應的這麼爽快，貝里諾揚起了笑容：「走吧！我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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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天算是過得很充實，基本上把碧鐸都逛遍了。在第三天時，奎瑟躺在床上盤算著接下

來的行程，他打算隨便朝一個方向繼續往前「散步」。 



任務用的手機這時候響了起來，奎瑟迅速的接起： 

「我是奎瑟．斐爾勒。」 

『奎瑟，緊急任務，請立刻出發至西馬爾機場，你的組員會攜帶你的裝備與你在今晚六點整的西馬

爾機場大廳的第一會面點集合。』 

「收到。」 

手機通話結束後，奎瑟迅速的將自己的行李收整完畢，確認自己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後下樓，到櫃

檯準備退房。 

「嘿，小子，你要離開啦？」今天中午是奧爾本夫人坐在櫃檯後方：「午餐不吃點嗎？」 

「不用了。」奎瑟將房卡交還給對方，毫無繼續寒暄意圖，「再見。」一個單字直接打斷奧爾本夫人

準備要講的任何話語。 

「嘖。」奧爾本夫人收起房卡，不再去注意那個沒禮貌的小夥子。 

 

這位沒禮貌的小夥子已經跳上計程車，朝機場前進，花了沒有太多的時間就已經坐上飛機，相當

準時的在五點三十五分抵達西馬爾機場，奎瑟在內心默默感謝飛機沒有因為颳起大風而停飛。 

收到同組夥伴給的裝備與衣服後，奎瑟迅速的在廁所內換裝，出來時看見的不只是同組成員，還

有幾個不同小組的執行官們也到了這裡來。 

讓奎瑟感到意外的是，指揮席也來了，通常指揮席只需要在後方查看定位儀器跟執行官們聯繫，

會到現場一起行動的時候真的是少之又少。 

「潘茲先生。」奎瑟禮貌性的點頭，他們這組的指揮席潘茲．皮諾丘先生，是奎瑟進隊後一直很照

顧他的前輩，據說以前也是執行官，出色的任務功績讓他迅速脫離執行官的職位，成為了指揮

席。 

奎瑟眼前的高䠷男子臉上帶著一如往常的迷人笑容，富有男人魅力的外表與幽默的談吐，若不是

在樞秘院任職，應該也可以在其他注重外表的職場發光發熱吧。 

「嗨，抱歉在你放假期間把你徵招過來。」 

「沒事。」畢竟他確實也很迷茫該怎麼度過剩下的假期，如果沒有召集，他可能會找個靶場來練習

射擊。 



「你一定很好奇我為什麼要來吧？」潘茲笑咪咪地問著。 

「⋯⋯」奎瑟知道不用回話，對方也會自己搭好台階繼續侃侃而談。 

「畢竟這是我最後一次任務了，而且自從當上指揮席已經好久沒有出差，應對那些規矩疊到天花

板的長輩們，身體跟腦袋都快要生鏽了。」 

老實說這個發言並不適當，但奎瑟自己本身也不是極端虔誠的神徒，這種話就當作耳邊風過去

了。 

「潘茲先生會進入森林？」 

「沒錯，要好好保護我哦。」潘茲眨了一下單眼，展現自己的俏皮，可惜他展現的對象根本上就是

個毫無反應的笨蛋。不過潘茲即使被冷淡應對，也不會表現出尷尬，他拍拍手，召集隸屬自己的

成員。 

「好了，這次目標是追查通報的血族蹤跡，位置在西嶺山谷內，我們從南邊開始搜查。」潘茲收起

不羈的笑容：「注意自身安全，森林不只是有我們的敵人血族，還有其他危險的大型動物。」 

「是。」執行官們的回應整齊劃一。 

「如果遇到血族，如同往常那樣活捉回去，史奈普準備好催眠彈，剩下的人確認裝備。」 

「是！」 

在執行官們花費三十秒的時間確認好自己裝備的狀態，而指揮席也沒有空閒的時間，他們迅速調

度好數台越野車讓執行官們搭乘，直至森林前都不用執行官們辛苦步行。 

原本要分派熟知森林的幾名獵戶隨行，但如果不只一名血族，那麼獵戶就會很危險，更精確來說

是會變成拖後腿。 

奎瑟跟潘茲坐在一起，奎茲摸著自己的腰帶，這不是之前自己那條破舊又沾了汙血的腰帶，皮料

摸起來相當舒適，而且扣環花樣有些眼熟，按了一下後突然跳出了一個折疊刀，奎瑟那雙沒甚麼

情緒的眼神像是迸發出了亮光。 

他知道這是甚麼了！ 

「潘茲先生，這是米瑟里做的皮帶！」他的聲音難掩興奮。 

「嗯哼，本來是再過幾天後才可以拿到，沒想到米瑟里速度這麼快，而且相當精緻。」潘茲扯掉自

己的腰帶給奎瑟看：「你瞧，多精湛的技藝，他根本是工藝天才！」 



而潘茲這條特殊機關皮帶除了藏著折疊刀，還有可以藏入密信的小空間，知道這個祕密的只有他

自己跟米瑟里。 

潘茲扣環花紋跟奎瑟的完全不一樣——一朵花瓣層次過多的玫瑰花，中間插了一把劍，完全不懂

這個寓意是甚麼，通常來說應該會要求做雪嶺刺蕁或是聖母百合的圖案，奎瑟的皮帶扣環就是雪

嶺刺蕁的紋樣。 

潘茲有些物品也有隱晦繡著玫瑰長劍圖騰，他說過這個圖騰是他獨一無二的「信仰」。 

這又是另外一個不能被人知道的討論了。 

奎瑟研究著潘茲的腰帶扣環，總覺得構造跟自己的不太一樣，但他找不出哪裡不同。 

「還不錯。」奎瑟把皮帶交還給潘茲，潘茲笑嘻嘻地把自己腰帶繫回去。 

奎瑟將自己的折疊刀嵌回扣環內側，小心翼翼的將皮帶繫好，心滿意足的撫著他，像是得到新玩

具的模樣讓其他同組執行官感到新奇，同時他們也非常羨慕這兩位竟然擁有米瑟里做的機關品。 

米瑟里．夸拉做機關的技藝在樞秘院內算是挺有名的，最近有些同僚找米瑟里做一些精巧小機關

，但大多數都被拒絕了，能夠讓米瑟里製作物品的，不是第一個發現米瑟里這個技藝的人、就是

跟米瑟里交好的傢伙。 

他們炙熱的盯著奎瑟，奎瑟察覺到視線後立刻抬頭，然而執行官們的反應也不是蓋的，馬上就轉

頭或是假裝跟其他人聊天。 

這讓奎瑟相當迷茫。 

 

越野車的行進期間是相當無聊的，奎瑟雖然與小組成員有一定的任務默契在，但他們並沒有上升

到能夠隨意聊天的「朋友」階段。在這漫長的時刻，奎瑟只能發呆或是滑手機；當然，偷看手機有一

定的風險，就得看自己的組長或指揮席會不會跳出來嚴正批評。 

奎瑟摩挲著腰帶扣環，又不小心陷入一些有趣的回憶中——他第一次見到米瑟里的回憶。 

初入誨廳的奎瑟，急迫地想要先吸取知識，那些關於血族的紀錄或許可以幫助他盡速掌握血族的

弱點。而這位年輕人在書館迷茫時，很幸運的碰到了解書館的人——正在將書籍歸位的米瑟里。

當時奎瑟看著高壯的米瑟里，以為他是執行官前輩。當時奎瑟相當緊張，米瑟里臉上的傷疤增添

了威嚴感，這位前輩卻意外地好說話，親切的指點了幾本書給他，後來還討論了一些關於血族的

記載，在更之後一來一往就熟悉許多。 



而最近……奎瑟才知道米瑟里並非隸屬於誨廳，而是典廳的成員！他原本還在猜米瑟里有一雙

巧手與工藝大概是院士，卻想像不到這樣的人才竟然只是書館典務？ 

也許、常常需要出差的典務也是需要一身好體魄吧？ 

「到了。」 

潘茲拍拍手心，將所有人的注意力拉回來。 

奎瑟收起所有思緒，看向潘茲。 

「進行追蹤行動，開始。」 

「是。」 

每個人都動了起來，他們有序的進入森林，敏捷的穿梭在林立的樹木之間，潘茲跟在後排成員旁

邊一起前行。 

潘茲感覺到自己的速度慢了許多，後排的兩名成員稍微放慢速度在等他，因此與前面的三人已經

有脫隊的狀況。成為指揮席後的這幾年雖然也都有鍛鍊，但大多數時間還是在看資料與開會之間

循環，身體的生鏽真的比他自己想像的還要嚴重。 

潘茲忍不住苦笑。 

反正他不久後也不需要這樣出動了。 

 

貓頭鷹的聲音在森林中迴盪著，躲在草叢間的數雙眼睛盯視著不速之客們。 

在月亮高掛天空時，奎瑟與另一名成員已經停止奔馳。 

「抵達目標位置。」奎瑟說道，耳機的另外一端是潘茲：「很好，你們先確認痕跡方位，我們這邊會

有五分鐘的延遲，可疑痕跡直接用手機先記錄。」 

「是。」他跟另外一位之執行官點頭後，兩人分開行動，兩人的距離大約五十公尺，方便應對各種

狀況，痕跡並不是非常明顯，他們打開微型手電筒，需要仔細搜尋。 

不久後走在中間位置的一名成員也已經抵達目標位置，她負責紮營。 

等奎瑟回來的時候，潘茲已經坐在椅子上在聽執行官回報，一名女執行官遞給奎瑟水瓶。 



「謝謝。」 

奎瑟沒有找到可疑的跡象，但其他人顯然有所發現。 

「……雜草枯萎的痕跡以及血跡嗎？看來確實是血族了。」 

潘茲拉開地圖：「我們現在位置在此，妮歐找到的痕跡在這。」潘茲一邊說一邊用螢光筆畫圈：「現

在我們朝這個方向前進一百公尺，然後再散開一次尋找蹤跡。」潘茲看向所有人：「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就地休息三十分鐘，三十分鐘後開始行動。」 

 

這個晚上，他們都在潘茲圈出的地方做地毯式的搜索，夜晚時分較少碰到危險生物，偶爾會運氣

很好發現樹上有隻休息的大型肉食動物，讓他們避免掉了不必要的戰鬥與危險。執行官們休息時

間加總起來也只有三小時，當日光從縫隙間透出微微光芒時，才意識到已經是早上了。 

潘茲揉揉額頭，他的下巴也出現了鬍渣：「這血族真會跑，都受傷流血了。」而且已經幾乎沒有血跡

，只能從鞋印來確認蹤跡，感謝這位血族，竟然穿著有跟的皮鞋，鞋底印記相當易於他們追蹤。 

「不過……為什麼他會受傷呢？」明明最近也沒有交戰的情報。 

「會不會是被森林裡的動物給弄傷了吧？」執行官妮歐脆生生的嗓音這麼說著。 

「如果是這樣就該為那個動物禱告了呢。」其他執行官笑著接話。 

奎瑟突然抽出長劍：「不，我們要先替自己禱告了。」 

潘茲也發現了，他大喊：「全體備戰！」 

一隻巨大棕熊從妮歐後面出現！旁邊兩個執行官先抽出手槍，各發了一個子彈在棕熊的身上，子

彈準確的打中棕熊，但並沒有讓牠停下，而是更加惹怒牠！棕熊揮動手臂想要驅逐這些該死的小

傢伙，不過他們立刻蹲下滾離了熊掌的攻擊範圍。 

潘茲內心迅速盤算狀況，仔細回憶棕熊的弱點： 

「節省子彈，長劍跟弓箭手攻擊，目標是眼睛與耳朵。」 

奎瑟跟另外一名執行官持劍而上，與另外兩個交換了位置。 



奎瑟發現棕熊的右爪毛皮上有微微腐爛的狀況，所謂「攻擊血族的動物」大概就是這隻熊吧？ 

「右掌有傷，顏色與腐爛程度可能是毒，有機率是血族的血液造成。」奎瑟說道。 

「了解，可以集中攻擊右掌，如果是血族造成的，那很快棕熊右臂就會壞死。」 

「我隨便猜猜也猜中……」妮歐忍不住喃喃道。 

棕熊雖然大，但並不豐滿，身體有點過瘦的狀況，看來是蒐集食物不順利才會找上進入森林的新

食物，老實說晚上沒有碰到牠真的是萬幸。 

潘茲也是同樣的想法，他感覺到懊惱，不帶著獵戶是個愚蠢的決定，獵戶在森林討生活，動物的

跡象獵戶們肯定比他們這些生活在美麗建築物內的執行官還要熟悉。 

奎瑟一個迴身，避開了熊掌的攻擊；而另一名執行官立刻欺身揮動長劍，朝著右掌位置劈過去！ 

「嗄吼——」棕熊痛到揮動右臂，重心壓在右掌上的執行官被揮了出去，背脊撞上了樹木，痛到噴

出淚水！ 

「史奈普預備催眠彈！」潘茲突然改變策略，減少成員傷亡變成重點，至於血族，管他的！ 

原本還在拉短弓騷擾棕熊的史奈普，立刻將弓換成步槍，裝上唯一的催眠彈。 

奎瑟皺眉，把目標轉到腳上，話說棕熊的腳筋是不是跟人類一樣的位置？ 

一邊這麼想著，奎瑟一邊朝著左腳攻擊，痛到瘋狂的棕熊根本沒注意奎瑟的動作，同時其他持劍

的執行官也不斷騷擾朝棕熊臉上招呼，棕熊已經煩躁到極點。突然牠又感覺到左腿的痛楚！到處

都在痛的棕熊，身體朝著左邊倒去。 

「大概是最後一擊。」奎瑟一邊喃喃自語著，一邊跳起來朝棕熊砍下，然而棕熊一個滾動，剛好四

肢著地，奎瑟的攻擊落空，只有削到末梢的毛。 

棕熊嗚咽著竄入草叢內，頭也不回的逃走了。 

「別追了。」潘茲命令道：「我們目標不是熊，不要做過度消耗。」 

「是。」奎瑟只能收刀，看著棕熊愈來愈遠，雖然現在還能活著，但過不久這隻熊可能就會死於暴

斃了吧？ 

「布朗狀況怎麼樣？」布朗就是剛剛撞上樹的執行官，他將重心放在攙扶的夥伴身上，嘿嘿的笑了

兩聲： 



「死不了但很痛，走路也不太舒服。」 

「這樣不行，我可不想看到你們因為負傷而出事。」 

潘茲又開始揉著額頭了，半晌後他下定決心：「我們撤，反正還有其他隊。」 

「是。」 

他們迅速的整備好，剩下就是等潘茲的下一個指令。 

潘茲在一旁把手機打開，雖然森林中訊息斷斷續續的，但只要訊號良好，就會在群組內將最新資

訊發給其他指揮席，現在只是要發送撤退訊息就可以結束這個任務了。 

一分鐘後，潘茲將手機收起。 

「直接離開森林，出發。」 

「是。」 

 

� 

 

回到樞秘院的宿舍後，奎瑟才感受到這幾天下來的疲憊。 

「得先洗澡……還有髒衣服……」他努力撐起身體，有點迷茫的走進洗澡間，水灑在他的腦袋上，

他的神智逐漸清醒。 

他想起在機場等待時看到的新聞，丹奧鎮滅門案……那也是吸血鬼幹的嗎？ 

這是不是一種信號，吸血鬼們開始要反撲之類的？聽說有些吸血鬼會用熱武器反擊，這對他們來

說並不有利。 

「但還是……很奇怪，那個滅門案……」 

不管如何，該地已經實施宵禁，執行官們也被派遣出去做巡邏任務，他們小組明天也要執行巡邏

任務。 

即使吸血鬼們想要引發戰爭，那也是上面要煩惱的事情，煩惱再多也無濟於事。 

 



他是執行官，劍尖指向異端，這就是他要做的工作。 


